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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 《儿童时代》 这份杂志， 会

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词： 背景。 这是

一份有背景的杂志。 这个背景就是，

它是由一个伟大的女性、 纪念碑式的

人物———宋庆龄亲自创办的， 并且她

慈祥、 柔和而远大的目光一直关注着

它 ， 直到她的生命终了 。 《儿童时

代》 的这一特殊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我们说一个人不容小觑， 往往会说：

这个人很有背景 。 我们说 《儿童时

代》 非同寻常， 大概离不开这个非同

寻常的背景 ， 这背景很宏大 、 很深

邃———宏大到不能再宏大， 深邃到不

能再深邃 。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背

景， 它才可能有那么多文学的、 艺术

的 、 科学的大家为它撰文 ， 为它作

画 。 小杂志 （指它的体量和阅读对

象———小孩子） 大人物 （指它的创办

人和一些撰稿人）， 这可以作为研究

《儿童时代》 的一个话题———这个话

题大概只属于 《儿童时代》。

《儿童时代》 由 “儿童” 和 “时

代” 两个词构成， 很大气。 70 年来，

这一杂志完美地诠释了它的名称。 这

个名称的确定， 其实就是办刊宗旨的

高度浓缩———此后 70 年， 它就一直

没有偏离过它的宗旨。

《儿童时代》 最儿童， 我想是所

有大小读者一致的印象。 从内容到呈

现内容的叙述方式， 从开本到装帧设

计， 《儿童时代》 的儿童性始终都很

鲜明。 这可能与这本杂志向低年龄段

的读者倾斜有关， 但我以为杂志一以

贯之的现代儿童观才是形成这一特色

的更重要原因。 儿童是对象， 儿童是

主体， 儿童是根本， 关爱儿童， 向他

们提供一份适合于他们的杂志， 是杂

志的出发点， 也是 70 年运作的明朗

路线。 从宋庆龄的创刊初心到后来历

届刊物主持和几代交替的编辑， “儿

童” 永远是他们不变的核心议题。 但

也许最值得一说的是他们在尊重儿童

天性时又不一味顺从其天性的明确意

识。 杂志是服务儿童的， 但同时是引

导儿童的。 儿童为先， 但不是儿童为

大———儿童是需要教导、 栽培和修整

的。 培养趣味， 塑造人格， 为人类提

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 才是 《儿童时

代 》 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 。 70 年 ，

它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的思想、 情

操、 道德和美学情趣的灯塔， 又是温

暖 、 温馨 、 循循善诱的灯笼 。 它将

“灯塔” 和 “灯笼” 双重意象留在了

读者的记忆之中。 我想会有数不清的

人在回忆他们曾阅读的这份刊物时，

会深情谈起它曾对他们的成长所发生

的奇妙作用。

“时代 ” 不只是指人生的阶

段———儿童阶段， 还指儿童所在的那

个时代， 既关注儿童本身的问题， 又

关心时代问题， 将儿童融入他所处的

时代， 是 《儿童时代》 同仁的共识。

我们通过 《儿童时代》 几代人回忆中

记录的过往： 策划、 会谈、 聆听、 笔

会等， 可以感知到这一点。 如果有一

个发散性思维的历史学家 ， 舍弃通

过描述国家大事 、 社会壮阔波澜来

呈现 70 年的历史的写作套路， 而出

人意料地只是从 1950 年 4 月 1 日

《儿童时代》 的创刊号开始一直阅读

到上个月刚出炉的 《儿童时代》， 也

许能写出一部生动的 70 年中国史 。

那些欢快地跳动着时代脉搏的文字，

那些看似与时代无关而实际上在字

里行间隐藏着时代蛛丝马迹的文字，

可以从另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

到 70 年中国的历史变迁 ， 看到 70

年民族国家的演进 。 薄薄的一份杂

志 ， 能够有这样的功能 ， 这真是一

件很有趣的事情。

《儿童时代》 主要发表儿童文学

作品 。 它是一份将 “儿童 ” 与 “文

学” 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杂志。 虽

然每一期体量不大， 但累计起来， 在

它上面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也

是十分可观的。 这也许并不重要， 重

要的是， 我们今天可以从中选取大量

的依然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 我们看

到， 许多作品经过时空转换的淘汰和

择取 ， 可以毫无愧疚地安坐于 “文

学” 殿堂的大顶之下， 许多作品成了

70 年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典范文本。

这样的结果， 可能与这本杂志长期坚

持作品的 “文学性” 有关。 如果好好

去辨析一下， 我们将会发现， 许多儿

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作当初就是从这里

面世的。 而这些作品的成功发表， 也

同时向这些作家无声地传达了一个信

息： 这就是文学作品。 它发表这些作

品 ， 就是彰显它对文学性标准的认

同， 所以才有了这样可观的成果。

它又不仅仅发表文学作品， 它是

一份 “杂志”。 非文学类的文本穿插

其中， 对于读者而言实在是一种很好

的安排 。 这样的安排是对阅读的调

剂， 既满足了读者的多种阅读欲望，

又衬托了文学作品。

几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书写他

们的个人写作史时， 大概有许多人要

提及 《儿童时代》。 他们中间， 有一

些人就是从 《儿童时代 》 开始他们

的写作史的。 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

《儿童时代》 则是他们漫漫写作历程

中不可多得的驿站 。 无论是从这里

开始练手的 ， 还是在这里大显身手

的 ， 它都是他们需要感恩的一份杂

志 。 因为如上所说 ， 它是一份有背

景的杂志 ， 是儿童文学的 “核心期

刊”， 它的特殊位置以及影响力， 为

他们的出道和在文学舞台上散发光

芒做了鉴定和证明 ， 为他们打开了

通道 。 “背景和前景 ” 可能是一些

与它息息相关的儿童文学作家可做

的不大不小的文章。

说到练手， 我愿意在此谈论一个

话题： 短篇意识。

《儿童时代》 因为体量的缘故，

通常情况下， 只能发表短小精悍的作

品， 这在无形之中恰恰帮助我们选择

了一个合理的写作路数。 我们这些人

都是从短篇练起的， 我们有今天， 绝

对离不开当年的短篇写作。 它让我们

知道了何为简洁， 何为精到， 何为凝

练， 何为构思巧妙， 它锻炼了我们只

用很少的文字就能让人物呼之欲出的

能力， 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做到 “幅短

神遥”。 回想起来， 我写出 《草房子》

《青铜葵花》 《蜻蜓眼》 之类的长篇，

是与当年长久写作 《第十一根红布

条》 之类的短篇时练就的功夫分不开

的。 我们这些与 《儿童时代》 一路走

来的人， 至今也未忘怀短篇， 我们会

像一个演员为了保持他的艺术水准而

不时回到话剧舞台一样， 不时暂时告

别长篇写作而写作短篇。 我们写作短

篇的兴趣是 《儿童时代》 这样的杂志

培养的， 我们对短篇情深意长。 我们

发现， 一部好的长篇有一个很重要的

标志就是能从其中切割出一篇一篇短

篇。 我曾做过许多次尝试， 从 《战争

与和平》《九三年》 等作品中切割出许

多短篇， 这些短篇后来被收到各种短

篇小说集中， 甚至被语文教材选入。

我们这些人对 《儿童时代》 提供的短

剧演出舞台心存感激。

对文学杂志的阅读曾是我们整

个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杂志阅读

和书籍阅读 ， 有着微妙的差异 ， 而

看似微妙的差别恰恰有可能是最重

要的差异 。 记得那时订一份 《儿童

时代 》 这样的杂志 ， 是一件奢侈而

幸福的事情 。 每当杂志快要到达的

那些日子里 ， 我们会在一种盼望中

度过分分秒秒 ， 犹如等待一列载人

去向远方的列车 。 《儿童时代 》 给

了我们许多人美好岁月， 在它 70 华

诞之际 ， 我们由衷地祝愿它继续成

为灯塔和灯笼 ， 引领无数中国儿童

走向风景无边的前方。

《儿童时代》 永远是儿童的， 永

远是时代的。

（本文为作者为 《儿童时代》 70

周年典藏书系所作的序， 即将由中国

中福会出版社出版）

日本浴衣的故事
孔明珠

到了日夜有温差的季节， 早晚后颈

凉飕飕的， 作为一个有颈椎病的人， 忽

然想起深藏在柜子里的一件藏青色、 印

着铃兰花的日本浴衣。

这是夏天穿的简易和服 ， 全身棉

布， 局部有衬里， 斜襟宽宽厚厚的缝得

结实 ， 尤其后领处特别厚实 ， 衬了浆

布， 前襟交叉用腰带固定。 浴衣的袖子

很有特点， 上端外开袖口以伸手， 袖口

下端丸型， 底部封口。 袖子连肩部的地

方上面是缝住的 ， 下半部内侧开着叫

“振八口”。 走动或双手舞动起来， 宽大

的袖子像蝴蝶翻飞， 蛮好看。

找到这件藏青色浴衣， 套在身上去

穿衣镜前试， 布料厚薄正好， 后颈处能

挡住风， 却不粘贴皮肤， 感觉很舒服。

但是浴衣实在太长了 ， 盖过脚背面好

多， 这是因为穿正宗日式浴衣是要扎腰

带的， 不仅要扎， 还得在腰处叠几叠。

浴衣这么长 ， 走路拖地一不小心会拌

跤， 怪不得藏了快三十年还是新的， 根

本没有办法穿嘛。

这件藏青铃兰花浴衣， 是快三十年

前 ， 一位叫步 （日语发音 “阿由美 ”）

的日本女孩在初中手工课上亲手缝制后

送给我的。 从日本回国那么久， 我与她

早已断了联系。 去年 5 月去东京时， 我

找到了原先打工的日本居酒屋， 坐定后

先问阿由美的下落 ， 老板娘眼神木木

的， 竟然完全想不起来阿由美是谁。

认识阿由美时她才 15 岁， 还是个

初中生， 按她的年龄是不能在外面打工

的， 老板娘看在她父亲木村先生整天来

消费的面子上 ， 答应她来当 “阿鲁巴

多” （临时工）， 每次打工三四个小时，

小姑娘既拿到零花钱又能饱餐一顿喜欢

的料理。 我那时刚到东京， 日语不行心

情也不好， 是阿由美那副天真无邪的样

子治愈了我。 她大长腿， 童花头， 额头

光洁， 讲话时眉毛一跳一耸， 笑起来眼

睛弯弯， 嘴角两只酒窝像盛满了蜜。

大家都宠她 。 只要这天阿由美出

勤 ， 老板就待我们这些打工的特别仁

慈： 晚餐可以点菜吃。 阿由美乐滋滋地

挑最好的菜点， 她爱吃的是生鱼片、 炸

鸡块 、 蔬菜色拉……这让我们暗暗窃

喜， 都顺口说， 跟她一样， 跟她一样。

我喜欢阿由美， 抢着帮她做事。 她

每周来店里两三次， 我看也看不够似的

盯住这张鲜艳的脸庞， 一插空， 就将平

日积下不便问外人的愚蠢问题倾倒给

她。 阿由美有时笑弯了腰， 拖长了声音

说 “孔桑呀……” 然后耐心地一个单词

换一个单词地讲解给我听。 我听懂以后

把手指放在嘴唇中央做 “嘘” 状， 她点

点头， 也学我的手势， 我们一大一小两

个人就这样要好起来。

我很奇怪阿由美的爸爸木村先生隔

天就来喝酒， 而且 5 点钟开门就到， 占

个榻榻米角落位置可以喝到店打烊。 老

板娘桂子告诉我， 木村是出租车司机。

啊！ 他长得混血儿模样， 自然卷发， 干

净文雅。 老板娘说， 木村是正经大学美

术系毕业的， 来东京混得不好， 离了婚

后日益沉溺于酒精不能自拔， 除了开出

租车还能干什么， 开出租做 24小时休 24

小时， 他孤家寡人来居酒屋打发时间呗。

阿由美幼年起跟着妈妈住乡下， 直

到妈妈再嫁前她才搬到东京读初中， 跟

着爸爸过。 阿由美来店里打工时， 我注

意到木村神色不一样， 有点喜孜孜， 开

出租早出晚归他能见到女儿的时间并不

多。 阿由美的性格好， 看不出单亲家庭

出身。 当我的日语会话程度被她调教到

可以听懂故事后 ， 我们俩常躲去地下

室， 她在同伴们共同的 “鹤竹居日记”

上涂涂画画， 记录自己的日常， 我问东

问西和她聊天。

与阿由美聊到中国料理， 她说自己

从来没吃过中国菜， 我趁机绘声绘色讲

自己家里吃的是什么， 这可把阿由美说

急了， 一个劲儿说要到我家来吃饭。

周末， 阿由美如约而来， 我做了干

煎带鱼、 糖醋小排等上海菜， 大约五六

只菜， 小姑娘埋着头， 吃了很多， 吃完

就回家了。 过了没几天她来上班， 把我

拉到僻静处， 道谢了又道谢， 说是没有

想到中国料理这么好吃， 吓到她了， 那

天来做客一定很失礼。 又说， 她把吃饭

的事描绘给最好的朋友听， 那位姑娘同

样震惊， 千拜托万拜托， 一定让她今天

把话带到我这里， 下次请阿由美吃饭，

千万要带她一起去， 千万千万。

又过了几天， 阿由美上班时带来一

个扁扁的包袱， 塞给我。 老板娘在一边

要求看看是什么东西， 阿由美红着脸打

开， 原来是学校里上劳动课， 老师教女

生手工缝浴衣， 这个作业足足缝了两个

学期。 阿由美低头说， 我缝得不大好，

就是想送给孔桑留作纪念。 老板娘连忙

抢过去摊到榻榻米上 ， 惊呼道 ， 哇呀

妈， 好厉害哎， 女孩子第一次亲手做的

浴衣是要送给重要的人的， 孔桑， 阿由

美把你当妈妈了！ 这一下换我脸红了，

我才三十五， 当姐姐差不多。

阿由美急着解释， 孔桑， 这件不是

正式的和服， 它叫浴衣， 是夏天穿的，

全棉的。 你看它很长， 拖到地上， 是因

为腰部是要叠几叠扎起来的， 可惜没有

腰带一起送给你。 我连忙摇手说没关系

没关系。

这件铃兰花浴衣底色是藏青， 上面

印着红白蓝的花色， 沉稳素雅， 我很喜

欢。 回家后仔细看， 手工还真不是简单

的。 日本布匹尺幅很窄， 也正适应浴衣

的需要， 后背对拼， 一道缝合并， 一道

缝是压线， 阿由美缝得很仔细平展。 浴

衣的腋下是很宽的折 ， 也是合拢与压

线， 但是正面看， 针脚很仔细地隐藏起

来， 那必定是费了小姑娘好大的劲。 看

得出阿由美是第一次做针线， 布面淡色

的地方， 偶有深色线脚冒出头， 估计她

是缝过去一段后才发现， 后悔、 跌脚却

又不愿意拆掉重来， 也许顽皮地轻轻说

一声， 嘛， 算了啦。

浴衣的袖子、 领子部分更难。 肩部

与前胸的小半夹， 夹里是白色棉纱布，

衬布上部缝入领子， 侧部缝入肩袖， 下

部几点固定。 缝缝道道掰开看， 里外层

针脚长短不一， 疏密相间， 藏青色线隐

伏其中。 花布还要考虑花式排列……日

本人做事顶真， 手工课老师一步步要求

严格， 哪怕表面根本看不出来。

抚摸这件藏青色铃兰花的浴衣， 想

象她在教室里不声不响缝制时， 有没有

想着离开她好多年的母亲， 手工课做完

回家， 母亲不在身边， 撒娇、 埋怨也找

不到对象， 父亲即使在家也是醉醺醺，

这一想， 我不禁有点泪眼蒙眬。

日本夏季 7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有夏

日祭， 年轻人去参加花火会， 男生女生

都穿浴衣， 清凉随意又性感， 长长的坡

道上风景特别美。 老板娘的女儿新介绍

一位女同学来打零工， 她的目的是快速

攒到买一件浴衣的钱。 她已经参加了地

区社团舞蹈队， 天天排练， 要在夏日祭

上跟在抬神轿的半裸男人后面， 男人一

路吼， 女人一路跳盂兰盆舞。

在日本， 我的浴衣没机会穿， 阿由

美面临中考更忙， 她想考东京池袋最好

的女子高中， 一放学就赶回家做作业。

所幸她如愿考上了， 但再次来我家吃饭

的愿望却一直没实现。 在我离开日本前

一天， 阿由美竟然骑车来我家， 塞给我

一个电吹风， 她稚嫩的脸上神情焦急，

说这是买东西时附赠的礼品， 千万不要

见怪。 阿由美带给我一封信， 信封上地

址字迹端正， 她嘱我一定要回信， 不要

忘记日语， 而她， 准备读大学后要修一

门汉语。

转眼 27 年过去， 记得其间我给阿

由美写过一两封信， 她也回过一封。 后

来从老板娘那里得知阿由美考上了理想

的大学， 也真的修了一门汉语， 可是不

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来中国找我 。 回国

后， 我开始写作， 第一本书 《东洋金银

梦》 日文版出版以后， 我很想让阿由美

读到， 可我又有点忌讳那本书的内容，

因为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与日本经济

差距那么大， 价值观差异也很大， 书中

人物对日本的看法 ， 在日做的一些事

情， 我很难解释， 很怕阿由美不能理解

我们， 反而产生心理隔阂。 我到底没让

阿由美读到此书。 藏青铃兰花浴衣带回

国后实用性几乎没有， 我穿上拍过照，

还给 10 岁的女儿穿上拍， 想着怎么改

造一下却又舍不得， 这样一搁， 几十年

就过去了。

回到开头， 就是日夜有温差， 早晚

后颈感觉凉飕飕的那天， 我拿出深藏二

十多年的阿由美的礼物， 抚摸了一会，

有一股哀伤涌上心头———我最近常常念

叨 “生命其实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长”，

突然就下定决心， 将这件浴衣摊开， 粗

粗一量尺寸， 操起把大剪刀将浴衣拦腰

剪断。

改完的浴衣上半身长度变短， 前襟

不再叠交， 相对合拢， 用原布缝了三对

布带子打结， 变成宽松的中长褂子。 被

拦腰剪下的那些布料， 我将之改为夏天

在家里经常穿的宽腿睡裤， 裤长过膝，

便利凉爽。 这样一套合起来穿衣镜前一

照， 正如我所愿， 是一套夏末初秋功能

齐全的家居服。 最妙的是日本浴衣后颈

处唤之为 “衿中心” 的那好几层衬里叠

成的厚领子， 正好保护我脆弱的颈椎，

为我遮挡风寒。

有这一套经常可以上身的家居服，

我可以借机对女儿、 外孙女说说故事，

在那并不遥远的国土上 ， 在我年轻的

时候 ， 曾经 ， 结识了这样一位美丽的

姑娘 ， 她善良 、 可爱 ， 她的名字叫木

村步 （Kimura Ayumi）。 我想， 下次去

日本我还要寻找阿由美 ， 说不定她就

冒出来了呢。

《夕阳箫鼓》的诞生时代
严晓星

《夕阳箫鼓》 是一首极富艺术表现

力的琵琶曲， 更因被移植为民乐合奏曲

《春江花月夜》 而名声大噪。 它的诞生

时代， 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 三十

多年前， 学者们已经从崇明的方志中发

现了其作者宋珩的小传， 却不知为何，

将宋珩错误地理解为咸丰年间 （1851—

1861） 躲避 “粤匪” 到崇明的外来者。

后来发现的 《夕阳箫鼓》 早期谱本载于

鞠士林 《闲叙幽音》 （1860）， 早期记

载则是姚燮 《今乐考证》 “江南琵琶曲

目补 ” （1850-1864）， 差不多也都是

这一时期。 《夕阳箫鼓》 出现在咸丰时

期， 几成定论。

最近十多年来， 学者们找到了 《夕

阳箫鼓》 的最早曲谱， 即琵琶谱 《檀槽

集》 （1842） 中的 《夕阳箫歌》， 可见

它的出现其实更早 。 崇明本地的学者

王霖更在 《疏忽一时抱憾归 ， 徘徊廿

载今揭晓———〈夕阳箫鼓〉 曲作者及有

关疑题的再探究》 （载 《中国音乐学》

2016 年第 1 期 ） 中指出 ， 嘉庆十二年

（1807） 编纂的 《海门厅志》 中就已经

有了宋珩小传 ， 宋珩的主要活动年代

可能是在乾隆后期 。 如此一来 ， 《夕

阳箫鼓 》 的出现 ， 就比旧说提前了六

十年左右。

长江出海口的崇明与隔江相望的江

北的海门， 方言与风俗完全相同， 居民

为同一族群， 亲戚故旧， 牵连繁复， 彼

此往来， 极其密切。 王霖挖掘文献， 不

拘于崇明一地， 学术视野可谓宽广。 但

如此重要的史料， 据他自称， 却未曾亲

睹其书， 而是辗转自他人处抄录， 不免

令人生出覆案原文之念。 事实上， 嘉庆

《海门厅志》 编成后， 并未刊行， 现仅

存旧抄本一部， 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长期不为人所知。 经前往勘核， 果然发

现他的引文兼有错讹脱漏 ， 且关乎文

义， 理当重录以示读者：

宋珩 ， 字楚玉 ， 崇明廪贡生魏功
孙， 中年授徒厅境， 遂家焉。 珩初从同
里李连城学琵琶。 李， 故贾公达弟子，

得前明乐工白在湄指法 。 珩又自出新
意， 制 《夕阳箫鼓》 曲， 铿锵动听。 然
珩虽以技鸣 ， 品格迥绝流辈 ， 不苟訾
笑。 娄东浦明经还珠赠叙， 称其清旷闲
远， 有晋人风。 论者以为不愧。

“珩虽以技鸣， 品格迥绝流辈， 不

苟訾笑。 娄东浦明经还珠赠叙， 称其”

这二十六字为王霖所缺， 且 “闲远” 误

作 “闻远”。 浦还珠亦乾隆间人， 遗漏

这条可以用来佐证年代的材料当然可

惜， 描述品格与个性的语句也有不可替

代的价值。

方志之外 ， 有早于 《檀槽集 》 与

《今乐考证》 的 《夕阳箫鼓》 信息， 未

为学者所注意， 这便是哈佛大学哈佛燕

京图书馆所藏的陈幼慈稿本 《邻鹤斋诗

稿》 二卷。 陈幼慈， 字慕堂， 号荻舟，

浙江诸暨人， 主要活动在乾隆晚期至道

光间， 撰有 《邻鹤斋琴谱》。 他 “以薄

宦游江南”， 大约在庚辰 （1820） 夏到

了崇明。 《诗稿》 中存在崇明期间所作

诗有三题、 六首， 最后一题为 《黄熙载

善琵琶 ， 〈夕阳箫鼓 〉 一曲尤妙 。 既

别 ， 复寓兰若待舟 ， 口占四绝寄怀 》，

诗有四首：

归帆已挂又停舟，

浪迹江湖到处留。

回想 《夕阳箫鼓》 曲，

恍如仙乐听瀛洲。

暑薄风微雨后天，

停装萧寺兴幽然。

堤边柳色青如许，

聊寄双鱼一幅笺。

惜别怀贤一样深，

音容渐隔倍沉吟。

怅无缩地壶公术，

杯酒当前独自斟。

曾经相约许相招，

愧我萍踪一水遥。

丽泽重占犹可望，

但愁无计报琼瑶。

光绪 《崇明县志·人物志》 有黄惠

畴小传：

黄惠畴， 字载熙， 岁贡生。 母病，

剜股和药以进， 遂愈。 壮岁授徒海门，

以思亲故， 遽辞馆归。 尝有句云 “非关
江北无投辖， 只为天南有倚闾”， 可以
想见其孝思。 著作见 《艺文志》。

这位黄惠畴的字， 与陈幼慈笔下弹

《夕阳箫鼓 》 者 “熙 ”“载 ” 二字互乙 ，

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就算是， 亦不知以

何者为确。 黄惠畴小传前后的人物， 差

不多都在嘉庆间， 则黄惠畴大概也是嘉

庆间人， 年代上倒是吻合的。

民国初， 崇明派琵琶家追溯自家传

承， 多从道光、 咸丰间 （1821—1861）

的王东阳谈起； 近三十年来， 学者们又

追溯到宋珩乃至他的老师李连城 （约康

熙中期至乾隆前期， 1682—1765）、 师

祖贾公达 （约崇祯至康熙中期， 1628—

1702）。 如果宋珩与王东阳确有传承关

系 ， 中间似乎缺了一代传人 ， 这一代

人， 也许就是陈幼慈笔下的黄熙载。

至于 《檀槽集 》 何以作 “夕阳箫

歌”， 王霖说， “不少乐人常认为吴语中

的 ‘歌’ 与 ‘鼓’ 可视为同音异字， 乃

笔误所至。 窃以为并非如此简单”， 进而

论证 “歌” 被改为 “鼓” 是 “实践中的

自然择优”。 他大概忘了， 《檀槽集》 之

前的嘉庆 《海门厅志 》 就作 “夕阳箫

鼓”。 如今看到陈幼慈亦作 “夕阳箫鼓”，

还写了两次， 更可证明 “夕阳箫歌” 无

非是同音误记， 哪有什么深意呢。

己亥寒露后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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